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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脑源性视觉障碍是一组由中枢视觉通路受损导致的视觉功能障碍症候群。脑源性视觉

障碍对儿童的运动、认知等方面影响深远，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基于临床实践的迫切需要，中华

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康复学组和眼科学组组织国内相关专家联合制订“儿童脑源性视觉诊断与治疗专

家共识（2023）”，对儿童脑源性视觉障碍的定义、评估、诊断及治疗提出了 15条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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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源性视觉障碍（cerebral visual impairment，
CVI）又称中枢性视觉障碍、中枢视觉损伤或脑源

性视力损伤［1‑3］，是一组由中枢视觉通路受损导致

的视觉功能障碍症候群［4］。CVI 是发达国家儿童

视觉障碍最常见的原因［5］，近年在发展中国家呈

逐渐增多趋势［6］。在普通学校就读的中小学生

中，约有 3%患有 CVI［7］，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患

病率是普通儿童的 28倍［8］。在神经发育障碍患儿

中，CVI 的患病率高达 20%~90%［9‑11］。CVI 相关的

视觉功能受损严重影响儿童在运动、认知、社交以

及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因此，早发现、早干预

至关重要。在国内，神经眼科学发展尚不充分，

CVI 概念尚未引起临床普遍关注。特别对于儿童

CVI，因主诉能力不强，往往被忽视，错过最佳干预

机会。关于儿童 CVI 的诊断和治疗尚缺乏共识与

规范，因此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康复学组和眼

科学组联合制订“儿童脑源性视觉障碍诊断与治

疗专家共识（2023）”（以下简称本共识）。本共识

已经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台注册，注册号：

PREPARE‑2023CN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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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识制订过程

1. 组建共识专家组：2023年 7月由中华医学会

儿科学分会康复学组和眼科学组共同发起，邀请有

儿童CVI临床和研究经验的专家参与共识制订，同

时邀请儿科神经病学、康复治疗学、新生儿科等相

关领域的专家，包括康复医学专家 22名、眼科学专

家 10名、儿科神经病学专家 3名、康复治疗学专家

4名，新生儿科专家 1名，共40名。

2. 文献综述：从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中选出 5名

成员，组建共识工作组，主要参与临床问题的确定

以及共识初稿的编写工作。工作组成员根据国内

外 CVI 的研究现状，结合临床工作经验，选定 4 个

关键临床问题并进行文献检索：（1）CVI如何定义；

（2）CVI如何评估和诊断；（3）CVI如何干预；（4）CVI
的预后如何。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全文数据

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Embase、
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检索式由以

下 两 组 关 键 词 组 合 构 成 ：（1）"cerebral visual 
impairment" OR "cortical visual impairment" OR 
"cortical blindness" OR "brain based visual 
impairment"和“脑源性视觉障碍”或“中枢性视觉障

碍”或“中枢视觉损伤”或“脑源性视力损伤”或“皮

质盲”；（2）"pediatric" OR "child" OR "children" OR 
"adolescent" OR "infant" OR ”baby 和“儿童”或“幼

儿”或“婴儿”或“儿科”。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23年 7月，语种限定为中文或英文。根据临床问

题，首先通过阅读文献题目及摘要排除不相关的文

献。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通读全文提取文献证

据并综述。前期文献检索发现病例报告、病例系列

研究、横断面研究、有限数量的队列研究和随机对

照研究是主要的证据基础，循证医学证据等级低。

因此确定采用德尔菲法制订本共识。共识工作组

根据文献检索结果，拟定第 1 轮德尔菲调查问卷，

包括 15 条推荐意见，涉及 CVI 的定义、临床表现、

评估、诊断、治疗和预后等各方面。

3. 德尔菲调查：分别于 2023年 10月和 2023年

11 月进行 2 轮德尔菲调查。德尔菲问卷通过

RedCap 数据库管理程序发放，专家组各位成员通

过点击链接或扫描二维码进入系统填写问卷。要

求专家成员结合文献检索的证据综述及自身经验，

对每条推荐意见进行评价。每个问题结果分 7级，

7级为非常同意，6级为同意，5级为部分同意，4级

为中立或不确定，3 级为部分不同意，2 级为不同

意，1级为非常不同意。每个问题后专家均可填写

补充意见。若专家填写非常同意、同意及部分同意

的比例≥85%表示该条目达成共识推荐。首轮德尔

菲调查共收回问卷 39 份，书面意见 1 份。15 条推

荐意见中共 10条达成共识，5条未通过。共识工作

组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对未达共识的条目进行修改，

对首轮通过的条目进行优化。第 2 轮德尔菲调查

同样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专家组对未达共识的推荐

意见再次打分，共有 40位专家组成员参与第 2轮德

尔菲调查。最终共15条推荐意见达成共识。

二、儿童CVI的定义

CVI是由后视觉通路（如视束、外侧膝状体、视

放射等）及枕叶视皮层和视觉相关区域（如顶盖区

和丘脑）等部位的发育不良或受到损伤而引起的视

觉障碍［4］。关于儿童 CVI定义的系统评价提议［12］，

将 CVI 定义为“一种可查验的视觉功能障碍，其发

生不能归因于前视觉通路病变和（或）任何潜在的

眼部损伤”。“可查验”是指可通过适当的临床评估

方法证实。该定义已被英国眼科专家发表的 CVI
诊治共识及国际上多项新发表的系统综述所采

纳［10， 13‑16］。该定义足够广泛，可以涵盖所有由后视

觉通路或视觉相关皮层受损引起的视觉功能障碍。

专家共识一：CVI是一组由后视觉通路病变及

枕叶视皮层和视觉相关区域发育不良或后天损伤

而引起的视觉功能障碍症候群，其发生不能归因于

前视觉通路病变和任何眼部损伤。第 1 轮德尔菲

调查同意率93%（37/40）。

三、儿童CVI的病因

CVI 的首要病因是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hypoxia‑ischemia encephalopathy，HIE）［17‑18］，其他

常见原因包括脑发育畸形、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癫痫性脑病、遗传性疾病以及中毒性脑损伤

等［5， 17， 19‑22］。已报道的相关病因总结见表 1［23］。近

年研究发现，遗传因素所致的CVI呈上升趋势［5］。

专家共识二：CVI的常见原因为HIE、脑发育畸

形、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癫痫性脑病、遗传

性疾病以及中毒性脑损伤等。如果儿童有以上任

何一种脑损伤病史，并出现视觉行为异常，应考虑

可能为 CVI，并进行全面的临床评估，以便早期发

现和治疗。第1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95%（38/40）。

四、儿童CVI的临床表现

CVI的临床表现及严重程度与病损原因、部位

和程度密切相关。根据传统视觉功能神经解剖学

分布，CVI的临床症状可以分为两类［4， 24‑25］：第一类

是初级视觉功能障碍，由后视觉通路（包括视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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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膝状体、视放射等）或初级视皮层损伤导致，第二

类为高级视觉功能障碍，分别由视皮层腹侧和背侧

通路受损所致。视皮层背侧通路主要参与物体空

间位置及运动信息的处理，其损伤常导致视觉空间

定向和视觉运动技能相关的功能障碍；腹侧通路主

要参与物体基本特征识别和目标记忆，其损伤常导

致失认症和视觉记忆障碍［25‑26］。相对于腹侧通路，

背侧通路的成熟过程较为漫长，因此更容易受

累［27］。CVI的临床特征详见表 2。
专家共识三：儿童CVI的临床症状因受损部位

和程度不同而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当临床表现

为无法用视神经及眼源性疾病解释的初级视觉功

能障碍和（或）出现视皮层受累的高级视觉功能障

碍时，应高度怀疑本病。第 1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95%（38/40）。

五、儿童CVI的严重程度分级

临床可使用国际上应用较多的 CVI 范围评估

进行疾病严重程度分级［28］。该方法通过父母访谈、

行为观察和 10项功能性视觉测试来评估 CVI的严

重程度。分数范围0~10分，其中0分表示没有视觉

功能，10分表示最佳视觉功能（正常或接近正常）。

根据得分，可以进一步将视觉功能划分为一级（0~

3分）、二级（4~7分）和三级（8~10分），较高的级别

代表更好的功能水平［29］。CVI 范围评估的信度已

在CVI儿童中得到验证［30］，但其效度仍需进一步探

讨。该工具也被推荐用于指导干预方法的选择和

监测干预效果［23］。

专家共识四：临床上推荐使用CVI范围评估对

CVI进行严重程度分级，以明确儿童的视觉功能等

级及干预需求。第 1 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100%
（40/40）。

六、儿童CVI的常见共患病

儿童 CVI 常见共患病包括脑性瘫痪（简称脑

瘫）、学习障碍、智力障碍、发育性协调障碍、孤独症

谱系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15， 24， 31］。高达

70% 的脑瘫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和高级视觉

功能障碍［32］，HIE是同时导致脑瘫和CVI的最常见

原因［24］。

专家共识五：CVI 常见共患病包括脑瘫、学习

障碍、智力障碍、发育性协调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

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鉴于多种共患病的存

在，评估可疑CVI儿童时应采用多学科和多维度的

评估方法，以识别、区分并考虑其他潜在共患病的

影响。第1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90%（36/40）。

表2 不同障碍类型儿童脑源性视觉障碍的临床表现

障碍类型

初级

高级

损伤区域

后视觉通路或初级视皮层

视皮层腹侧通路

视皮层背侧通路

具体临床表现

视力降低或低下、视野缺损、色觉障碍、对比敏感度下降、眼球运动障碍

视觉记忆障碍，难以再认图形、字母和字词等书面符号语言，难以或无法辨别人脸以及面部表情语言
（面孔失认症），难以识别物体（物体失认症），对周围环境缺乏方向感（空间失认症）

同时性视觉失认症（难以同时注意多个物体、难以处理复杂的视觉场景），运动感知障碍（无法看到运
动的物体或者无法看到静止的物体），视觉性共济失调（如难以精确抓取和放置物品），空间定向障
碍（如难以判断台阶或路缘的位置和高度、难以避开障碍物），视觉搜索障碍（如难以在一群人中找
到家人、难以在玩具箱找到特定玩具）

表1 儿童脑源性视觉障碍的病因

病因

缺氧缺血性脑病

中枢神经系统畸形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遗传性疾病

癫痫性脑病

中毒性脑损伤

其他类型脑损伤

说明

常见于出现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症的早产儿，也可因心脏骤停、心脏手术等导致

Colpocephaly综合征、皮质发育不良、半侧巨脑畸形、前脑无裂畸形、无脑畸形、巨脑回畸形、多小脑回畸形、脑穿通畸形
囊肿、脑裂畸形等

母孕期如 TORCH 感染、寨卡病毒感染；出生后如脑膜炎、脑炎、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进行性多病灶脑白质病、脑型疟
疾等

新生儿低血糖、先天性糖基化障碍、线粒体病、黏多糖病、芳香族 L‑氨基酸脱羧酶缺乏症、糖基磷脂酰肌醇缺陷病、
CDKL5缺乏症、Rett综合征、脑桥小脑发育不全、艾卡迪综合征、15q13.3微缺失综合征、1p36 缺失综合征、22q13缺失
综合征、Helsmoortel‑VanDerAa综合征、婴儿神经轴索营养不良等

婴儿痉挛症，其他也可由先天性颅脑畸形、遗传性疾病、脑部感染、脑外伤等导致

常见为宫内药物暴露如美沙酮、阿片类药物、苯二氮䓬类药物、乙醇；其他包括一氧化碳、顺铂、环丙沙星、环孢素、铅、
汞、甲氨蝶呤、甲硝唑、一氧化二氮、蛇咬伤、他克莫司、长春新碱等

脑积水、脑外伤、脑肿瘤

注：TORCH 为一组病原微生物的英文名称缩写，T为弓形虫，O为其他病原微生物，R为风疹病毒，C为巨细胞病毒，H为单纯疱疹病毒；

CDKL5为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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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儿童CVI的早期识别与评估

如果儿童有脑损伤病史或相关临床表现，并出

现视觉行为异常，应考虑可能为 CVI，并进行全面

的临床评估，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

（一）病史采集和问卷

针对可疑CVI的儿童，病史采集应包括出生胎

龄、出生体重、Apgar评分、围生期或婴幼儿期是否

发生过脑损伤、发育里程碑、神经影像学异常（若

有）、基因诊断（若有）等［15］。建议在筛查和识别可

疑CVI时使用经过信效度验证的结构化问卷［10， 14］，

选择问卷时应考虑儿童当前发育年龄和视力损伤

情况。0~2 岁适合选择语前视觉评估（preverbal 
visual assessment，PreViAs）［33］；3~5 岁 适 合 选 择

Flemish CVI 问 卷（Flemish CVI questionnaire，
FCVIQ）［34］；<6 岁可以选择 CVI 父母问卷（parental 
questionnaire for CVI，PQCVI）［35］；5~12 岁严重视力

损 伤 患 儿 可 选 择 视 觉 技 能 清 单（visual skills 
inventory，VSI）［36］，视力≥0.1 可选择 CVI 问题清单

（CVI question inventory，CVIQI）和基于 CVIQI 的

5 个筛查问题（the five questions）［37‑38］，视力≥0.4 可

选择高级视觉功能障碍问卷（higher vision function 
question inventory，HVFQI‑51）［34］；<18 岁可选择结

构 化 临 床 问 题 清 单（structured clinical question 
inventory，SCQI）［35］。

专家共识六：可疑CVI的儿童病史采集应包括

母孕期、婴幼儿期是否脑损伤等；建议使用经过信

效度验证的结构化问卷来筛查和识别，推荐 0~2岁

婴幼儿使用 PreViAs，3~5 岁儿童使用 FCVIQ，5~
12 岁儿童根据视力损伤情况使用 VSI、CVIQI、
HVFQI‑51。 第 1 轮 德 尔 菲 调 查 同 意 率 95%
（38/40）。

（二）眼科检查

针对可疑CVI的儿童，应根据年龄和配合程度

选择适当的眼科检查，完善基础视觉功能评估及排

除前视觉通路或眼部病变。对于无法配合检查的

婴幼儿，可通过全身麻醉下眼病检查了解眼部情况

并除外眼部器质性病变［39］。

1. 视力：在临床上推荐优先选择主观视力检查

法［40］。对于0~3岁婴幼儿或3岁以上检查不配合的

儿童，可采用Teller视敏度卡来快速判断视力情况。

对于学龄前儿童，推荐使用儿童专用的Lea 图形视

力表进行视力评估。针对学龄儿童，可使用国际标

准视力表或标准对数视力表来检测视力。

2. 视野：CVI 患儿通常表现为同侧视野缺损，

对CVI有较高的诊断价值。然而，对共患其他神经

功能障碍的CVI患儿来说，进行标准视野测量较为

困难，故临床常用面对面视野检查法初步判断儿童

有无视野缺损［10］。视野检查由于受患儿主观影响

较大，客观性差，其检查效果有限，解读报告时首先

应判断视野的准确性。

3. 屈光度：内斜视儿童和 6岁以下儿童初次验

光，宜使用 1% 阿托品眼膏，每天 2 或 3 次，连续 3~
5 d后做视网膜检影验光；6岁以上不伴有内斜视的

儿童，初次验光可使用 1.0%环喷托酯滴眼液，先使

用表面麻醉剂点眼 1 次，2~3 min 后再使用 1.0% 环

喷托酯滴眼液，每 5 分钟使用 1 次，至少使用 3 次，

最后1次点眼至少 30 min后进行验光［41］。

4. 眼位及眼球运动：针对婴幼儿不同配合程

度，酌情选用角膜映光检查或交替遮盖法检查评估

眼位；对于不能配合的婴幼儿，可用“娃娃头”试验

检查眼球运动，可配合者进行常规眼球运动

检查［40］。

5. 对比敏感度：针对无法表达或用手指认的婴

幼儿，可使用 Hiding Heidi 低对比度测试结合优先

注视法来评估对比敏感度［42］。学龄期儿童可以通

过测量不同对比度 E 视力表的视力来描绘对比敏

感度视力曲线，配合条栅视力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

CVI患儿的异常视觉功能。

6. 前视觉通路或眼部病变鉴别检查：（1）裂隙

灯显微镜检查可评估角膜、前房、虹膜和晶状体等

外眼结构有无异常；（2）眼底检查可评估玻璃体、脉

络膜、视网膜和视神经等眼球内部结构是否发生病

变 ；（3）光 学 相 干 断 层 扫 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可协助诊断视网膜和视神经病

变［40， 43］；（4）视觉电生理检查有助于诊断及鉴别视

网膜和视觉通路的功能异常。

专家共识七：对于可疑 CVI 的儿童，应根据年

龄和配合程度选择适当的眼科检查，以完善视功能

评估，明确基础视觉功能障碍的影响范围，并与前

视觉通路或眼部病变导致的视觉功能障碍鉴别。

第2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98%（39/40）。

（三）视知觉评估

针对视力良好，但存在视觉行为异常的可疑

CVI 的儿童，应进行视知觉测试，以识别是否存在

高级视觉功能障碍，为CVI诊断提供证据［43］。视知

觉测试需要儿童具备良好的语言、认知和运动能

力，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因此，评估前应先进行

神经心理测试，确定儿童整体发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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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信效度验证可用于评估可疑 CVI 患儿的

标准化视知觉测试包括：非动作视知觉测验

（motor‑free visual perceptual test， MVPT），适用于 
4~11 岁 儿 童［44］；3~6 岁 儿 童 视 力 障 碍 测 试

（children′s visual impairment test for 3 to 6 year olds，
CVIT 3‑6）［45］；视 知 觉 技 能 测 验（test of visual 
perceptual skills‑revised， TVPS‑R），适用于 4~13 岁

儿童［46］；视知觉发展测验（developmental test of 
visual perception‑third edition，DTVP‑3），适用于 4~
12岁儿童［47］。

专家共识八：对于视力正常或接近正常，认知、

语言和运动发育良好可疑 CVI 的儿童，可选择

MVPT、CVIT 3‑6、TVPS‑R 和 DTVP‑3等标准化测试

进行视知觉评估，为高级视觉功能障碍型CVI的诊

断提供证据。第 1 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95%
（38/40）。

（四）神经电生理检查

视觉诱发电位（visual evoked potential，VEP）和

视网膜电图（electroretinography，ERG）是目前针对

视觉障碍应用较为广泛的视觉电生理技术。一般

采 用 闪 光 视 觉 诱 发 电 位（flash visual evoked 
potential，FVEP）结合ERG进行综合评价，帮助诊断

及鉴别视网膜和视觉通路的功能异常。VEP 通过

记录视网膜接受刺激后在大脑枕叶皮层视觉中枢

产生的生理电位活动，可客观评估婴幼儿的视敏度

阈值，适用于神经发育障碍或存在认知障碍而无法

完成主观视力检查的婴幼儿［40］。相较于选择性观

看法检查（如 Teller视敏度卡检查），视觉电生理检

查对婴幼儿视功能进行评估更客观。

脑电图在 CVI 检查中的应用不如 VEP 广泛。

枕叶皮层损伤容易引起枕叶癫痫，可表现为眼球运

动障碍和视觉感知异常，脑电图可辅助病因诊断［48］。

研究显示，对视力严重受损的CVI患儿进行脑电图

监测可发现脑电波异常［49］，且至少 50%显示出癫痫

样异常［50］。脑电图检查有助于鉴别是否共患癫痫。

专家共识九：建议对无法进行主观视力检查的

可疑 CVI 或怀疑存在视觉通路病变的患儿进行

FVEP 和 ERG 检查，以提供客观信息辅助诊断；建

议进行脑电图检查，以辅助病因及共患病诊断。第

2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100%（40/40）。

（五）神经影像学检查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
在揭示脑部病变病因方面最具优势［51‑52］，对于 CVI
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研究发现，功能磁共振

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和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技术

可早期发现病灶或微小病灶［53‑54］。此外，一些研究

还 发 现 ，高 角 分 辨 率 弥 散 成 像（high angular 
resolution diffusion imaging，HARDI）可以显示 CVI
患者大脑上纵束、下纵束和下额枕束与健康大脑存

在明显差异［55］，有助于鉴别诊断。需要注意的是，

多数 CVI 通过神经影像学方面检查可发现脑部异

常，但阴性检查结果并不能完全排除 CVI［24］。约

1/3 CVI 患儿的常规影像检查未发现明显结构异

常［56］，需结合其他检查综合分析。

专家共识十：神经影像学检查可揭示脑部病

变，协助 CVI 诊断，但影像学阴性不能完全排除诊

断。第1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98%（39/40）。

（六）基因检测

遗传性疾病是导致儿童 CVI 的重要原因之

一［57］。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神经系统遗

传代谢病的诊断率明显提高且愈发精准，与遗传病

因相关的 CVI 呈逐年上升趋势［5］。目前已经报告

了超过 70种遗传性疾病可导致CVI［23］，常见病种或

变异类型详见表 1。
专家共识十一：当高度怀疑遗传性疾病（如遗

传代谢病、先天性颅脑畸形等）且出现视觉通路受

损时，应考虑进行基因检测。第 1轮德尔菲调查同

意率98%（39/40）。

八、CVI的诊断

CVI的诊断应基于以下 3个依据［14， 24， 43］。诊断

流程见图1。
1.存在脑损伤或脑发育异常的病史（或影像学

证据）：早期识别可疑 CVI 患儿的关键步骤之一是

病史采集，包括母孕期和婴幼儿期脑损伤等。神经

影像学检查可以提供脑部病变的确切证据，但阴性

结果并不能完全排除CVI诊断。

2. 临床检查证实存在初级或高级视觉功能障

碍：通过系统的眼科检查、视知觉评估和视觉电生

理检查有助于诊断视觉功能障碍的类型及严重

程度。

3.排除前视觉通路病变及眼部损伤：裂隙灯检

查、眼底检查、OCT 和神经电生理检查等技术可协

助诊断及鉴别视神经和眼部病变。

专家共识十二：CVI的诊断应基于以下 3个依

据：（1）存在脑损伤或脑发育异常的病史（或影像学

证据）；（2）临床检查证实存在初级或高级视觉功能

障碍；（3）排除前视觉通路病变及眼部损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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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100%（40/40）。

九、儿童CVI的治疗

（一）针对原发病因的干预

由于 CVI 的预后不佳，应从源头上减少可能

导致 CVI 的原发病因。对于常见导致 CVI 的 HIE
患儿以及早产儿，应给予有效的神经保护措

施［58］。全身或头部亚低温治疗可有效减少 HIE
患儿的病死率、降低残疾风险，并且减轻视力

损伤［59‑60］。

（二）针对视觉障碍的干预

目前，国内外对儿童 CVI 的干

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高质

量的临床研究［14， 61］。根据现有证据

及专家意见，以下干预措施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CVI患儿的视觉功

能，提升学习和生存技能。

1. 视觉刺激训练：是指采用不

同频率、色彩、对比度、光线下的视

刺激源作为训练要素，结合特定任

务设计，来增强视觉中枢细胞的发

育，提高视觉功能［13］。视觉刺激训

练在改善 CVI 患儿的视觉敏感度、

视觉注意和视觉交流等视功能方面

有积极的效果［62‑65］。

2. 视觉功能训练：指通过个体

化视觉干预如注视训练、视觉追踪

训练、手眼协调训练等改善视觉功

能、眼球运动以及功能性视觉技能

（如视觉注意、视觉交流）［14， 66］。

3. 眼科治疗：佩戴合适度数的

眼镜可矫正 CVI 患儿的屈光不正，

结合遮盖治疗对弱视有一定的改善

效果。CVI患儿伴有较高的斜视发

生率，斜视自行缓解率较低。对于

水平斜视度持续稳定且≥15三棱镜

度时可采取手术治疗。严格控制适

应证是取得较好的手术效果的关

键，也有助于 CVI 儿童双眼视功能

的发育［67‑68］。

4. 视知觉训练：是一种针对知

觉功能障碍的干预措施，训练内容

包括视觉区分、图形‑背景辨别、形

状恒常能力、视觉记忆、空间位置及

空间关系、眼动运动协调和视觉运

动感知训练等。具体、集中、重复和适当强度的视

知觉训练能有效改善学龄前儿童的视知觉技能和

高级认知功能［69‑70］。

5. 任务调整和优化视觉环境：日常任务调整和

环境改造可以帮助提高CVI患儿的视觉能力，实现

功能最大化［4， 13， 24］。合理调整任务可改善CVI患儿

的阅读表现如限制每页字数、调整字或行间距、简

化图像或课文画面，并提升图像对比度。家庭中可

通过简化装饰，消除杂乱，使用高对比度照明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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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ICU为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VEP为视觉诱发电位；ERG为视网膜电图；MRI为磁共

振成像；CS对比敏感度；EUA为全身麻醉下眼病检查；OCT为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图1　脑源性视觉障碍（CVI）诊断流程

·· 407



fmx_T3RoZXJNaXJyb3Jz

· 408 · 中华儿科杂志 2024 年5 月第 62 卷第 5 期　Chin J Pediatr, May 2024, Vol. 62, No. 5

一颜色的地板或桌布来改善 CVI 患儿的生活适应

能力［71］。

专家共识十三：对于可疑 CVI 的儿童，无论是

否符合诊断标准，应给予早期、适宜、个体化的干

预。视觉刺激训练、视觉功能训练、眼科治疗、视知

觉训练以及任务调整和优化视觉环境等干预措施

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CVI患儿的视觉功能，并提高

学习和生活技能。第 1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100%
（40/40）。

（三）其他治疗方法

1. 针刺疗法：研究显示，针刺疗法与常规视觉

刺激结合使用可以改善 CVI 患儿的 VEP 潜伏期和

振幅，并提高最佳矫正视力，效果优于单纯常规视

觉刺激治疗［72］。

2. 干细胞移植：研究发现，神经干细胞移植结

合康复训练能有效改善CVI患儿的视觉功能，效果

优于仅接受康复训练［73］。另有研究显示［74］，干细胞

治疗后CVI患者在视觉敏感度、VEP表现以及脑灌

注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专家共识十四：针刺疗法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儿童CVI患者的视觉功能；干细胞移植的效果尚存

在争议，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医学证据，仍需进一步

探讨。第2轮德尔菲调查同意率 93%（37/40）。

十、CVI的预后

现有研究表明，大多数CVI患儿无法获得或恢

复正常的视觉功能，但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所改

善［19］。通过针对性的视觉干预，可以改善CVI的预

后［18‑19， 24］。通常，脑外伤引起的皮质盲可能恢复较

快［75］；伴有广泛性脑损伤的患儿预后最差［24， 76］。与

仅有视皮层受损相比，初级视皮层受损的预后要优

于视放射受损；基底节受损的患儿神经发育和视觉

预后均较差［76］。与其他大多数病因相比，脑膜脑

炎、心脏骤停和癫痫持续状态导致的CVI通常预后

不良。

专家共识十五：CVI总体预后不佳。脑外伤所

致 CVI 预后相对较好，脑部感染、心脏骤停和癫痫

所致CVI预后相对不良；伴有PVL、视放射、基底节

受损或广泛性脑损伤的通常预后较差。早期干预

和个体化康复有助于改善 CVI 的预后。第 2 轮德

尔菲调查同意率98%（39/40）。

随着CVI发病率逐年上升，加之视觉障碍对发

育中儿童的运动、认知等各方面的影响深远，CVI
急需得到儿童眼科、神经科及康复科等多专业学科

的共同关注，并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早期筛查有助

于及早发现和识别儿童CVI，提供早期干预和个体

化康复帮助改善预后。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在儿童

CVI 诊治领域国内外均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等级较

高的临床研究，国内专家对CVI的临床诊治经验有

限。因此，本共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有待

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更新和完善。

（曹建国 黄美欢 段晓玲 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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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须知·
中华儿科杂志稿件撰写要求

一、论著、临床研究与实践

可按序言、资料（对象）和方法、结果、讨论四部分的结

构进行撰写。

前言应简要阐明研究设计的背景、采用的研究方法及

拟达到的目的，可引用文献，以 200～300 字为宜。研究方

法中应明确提出研究类型，研究类型的关键信息也需在摘

要和文题中体现。具体内容包括：（1）临床研究或实验研

究；（2）前瞻性研究或回顾性研究；（3）病例系列研究、病例

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非随机对照研究或随机对照研究。结

果需与方法一一对应，避免出现评论性语句。讨论中出现

的结果必须在前文结果部分有所表述。

二、综述、Meta分析、系统分析

综述是对某一领域内某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可结合作

者的研究结果和观点进行客观归纳和陈述。应选择目前研

究进展较快的主题，不宜选择发展平缓的主题。应尽量选

择 5 年以内的文献进行综述。行文采用第三人称，应避免

直接阐述作者的观点。

Meta分析需严格选择符合要求的文献（临床随机对照

研究）进行分析，有严格的选择与剔除标准，主题选择得当，

方法科学严谨。检索数据库遴选全面、具有代表性，文献来

源期刊也要进行适当遴选。

三、病例报告、临床病例（理）讨论

病例报告应选择诊治过程有特殊之处，能够为临床诊

治同类病例提供启示的病例；避免进行罕见病例的简单累

积。病例资料应详尽，包括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体检、实

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诊断、治疗方式、病理学检查、预后

等。尤其是对诊断、治疗有重要参考意义的检查结果，需重

点描述。有创新的治疗手段也应详述。讨论部分应结合病

例的诊治特点进行简要点评，避免进行文献综述。

四、共识与临床指南

有科学的前期研究铺垫，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制定方

为学科学术代表群体，内容经过充分的专家论证。

五、 会议（座谈）纪要、消息、其他

会议纪要和消息应按照新闻稿的要求撰写，需具备时

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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